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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馆藏珍贵古籍《天禄琳琅》的修复工
作已经正式启动两年多。这是国图建馆以来继
修复 《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

《西夏文献》 之后，又一项大型古籍修复工
程。《天禄琳琅》 是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国
图文献修复组的 19位古籍修复师计划用 3到 5
年，修复国图馆藏的270多部、3500多册中的
1/10。

据国家图书馆最新统计，全国包含图书
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
藏单位有 3800 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 5000
万册。而自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
动以来，全国博物馆、图书馆内部的专业古籍
修复人员已从不到 100 人增长为现在的近 700
人，却仍无法填补人才缺口，修补的速度远赶
不上书籍折损的速度。

朱振彬的工作台上摆着刚刚修补好的《天
禄琳琅》中的一卷，当记者感叹整部书像没修
过一样时，他显得特别高兴：“修补古籍，如

果听到别人夸赞，‘像新的一样’，对我们来说
是莫大的讽刺。最好的赞扬，就是‘像没修过
一样’。”

年过六旬的杜伟生，头发花白，目光却犀
利明亮，带着常年修书磨砺出的老练精准。大
英博物馆处理馆藏敦煌遗书，曾使用过塑封、
丝网加固等方法，甚至为了上墙考虑，将原本
图卷并不规整的遗书拉平装裱上墙，对遗书本
身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提起这些杜伟生连
连摇头。杜伟生回国后全面展开 《敦煌遗书》
修复工作时，不破坏古籍原貌的“最少干预原
则”贯穿了修复全程。

朱振彬屡被问及修复人才最需要具备什么
素质。

“当然首先要坐得住。但很多人包括一些
记者，会以为搞修复只需要坐得住。”朱振彬
略显无奈，“我们招收的人才中，有学化学
的，有学印刷的，也有学美术的……需要各方
面知识的融合，更要爱古籍。”

“我们现在最看重心理素质，最重要的
是，不把生活中的情绪带进工作。”朱振彬和
杜伟生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点。

“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必要的时候，大气
都不敢喘一口。”杜伟生曾修复过一件破碎成
300块残片的手卷，正屏息凝神拼补得头晕眼
花，身边一位同事撂下一摞古籍，掀起的气流
直接将残片翻转乱了……

这样重头来过的瞬间，对修复师来说是古

籍修复工作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很多人就觉得做这个有一些传奇的经

历，其实做这个工作恰恰很平凡，做古籍修复
工作不允许心情有大喜大悲，这都对书不好。
要求修复古籍的人要平和。‘心静如水、心细
如发’。”朱振彬总结道。

虽然人员数量翻倍，但“古籍修复还得要
口传心授。古籍修复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
必须要坐在师父旁边，靠师父传、帮、带，潜
移默化得到提高，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培训
就能够达到的，培训的只是入行必需的基础概
念、基本操作规程。”

2012 年，杜伟生被选为第 4 批国家非遗
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年过 60 的他现
在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在图书馆作为返聘人
员带徒弟。每天下班后，他喜欢上上网，查
查有关的资料。对这份全国从业人员不足
700 人、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工作，他依然
热爱如昔。

所谓古籍，是指编纂、写
印于 1912 年前的书籍。珍贵
古籍又称为善本，主要指具有
较高文物价值、资料价值和艺
术价值的古籍。不过，由于水
火兵燹的破坏，古籍流传至今
已是百不存一，而能保存下来
的，也大多经历岁月侵蚀，损
毁和自然老化也非常严重，亟
待修复。

然而，在这轻描淡写的
“补”字背后，所需要的工序
却复杂精细。糨糊、喷壶、镊
子、毛笔、小锤头……是修复
师们最常用的“设备”；伏案
工作则是最常见的状态。从拿
到一本破损古籍开始，首先要
进行核查，检查基本情况并加
以记录，填写修复档案，就像
医生看病，得先观察有哪些毛
病，记录下来才好对症下药。

然后还要拆书给书页编
号、纸张检测、配纸、制糨糊
……等到真正开始修补书页的
时候，修复师要将已经拆开的
书页反面朝上，拿着毛笔在碗
里蘸点糨糊，轻轻地涂抹在破
损处，再用镊子贴上补纸，工
序繁杂，且每一步骤都容不得
丝毫闪失。

有数据显示，2007 年全
国范围内古籍修复专业人员不
到100人，这一行业的工作人
员 常 被 人 们 戏 称 为 “ 大 熊
猫”。而随着“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项目的实施，国图作为
主要人才培养基地，通过开班
授课等方式常年不断地向各省

市相关单位传授技艺、培养骨
干。截至两年前，全国公共藏
书单位的古籍修复师已近 700
人。

当新员工入馆后，文献修
复组内会指派有经验的老员工
以“师带徒”的方式对新员工
进行基本功与专业技能方面的
训练。并在技术达标后，在老
师的指导下跟随老师一同修复
藏品。这使得年轻修复师在实
际工作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经
验，为日后独立开展修复工作
做准备。而这种“师徒传承”
模式正是国图将“国手”技艺
一代代传给后人的重要保证。

国 图 有 4 件 镇 馆 之 宝 ：
《敦煌遗书》、《四库全书》、
《赵城金藏》、《永乐大典》。而
对国图古籍修复大师杜伟生来
说，永乐大典的修复意义更为
特殊。

笔者记得他在 《永乐大
典》 全部修复后说的一段话：
“ 《赵城金藏》 1965 年修复
完成，因为时间比较早，我没
能赶上；《四库全书》 因为保
存比较完好所以短期内没必要
修复；《敦煌遗书》 的修复工
作一直在进行，但由于卷数比
较多，破损又比较严重，按目
前的修复进度，等全部修复完
成可能还需要 20 年，我估计
不能亲历亲为到那一天了。所
以，此次《永乐大典》的修复
完成，可以说是实现了我的夙
愿，也总算是没白端这碗饭，
这辈子也算是没白活！”

我们应该为中国有这样敬
业的修书匠而骄傲，为中国修
书匠们的工匠精神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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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层层安检，本报记者进入了国家图书馆古
籍馆。

一楼宽大如厂房的办公间让人豁然开朗。一个
个作业台排列其间，毛刷、糨糊、书槌、放大镜、
照明灯等工具摆放其上。

这里，就是古籍馆的修复室。10多位修复师正
埋首于故纸堆中，在灯下如外科医生般细致地对古
书进行着揭、拆、压、包、订……

“枯灯独坐”“皓首穷经”，是记者最直接的观
感。

《永乐大典》 修复计划早在 2002年
初就已经提出，因为是国宝级文物，修
复计划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只许成
功，不许失败”。这对 10 名参加修复工
作的人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张平已经做了近30年的古籍修复工
作，曾是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组长，现在
已经退休。言谈间他始终不疾不徐，大
概正是做这行磨砺出来的“慢性子”。

“干这行要有匠人精神，要精益求精，总
感觉这样才对得起老祖宗给我
们 留 下 来 的 宝 贝 。 如 果 修 坏
了，那就是千古罪人。”

2002 年的 7 月，北京正经
历着桑拿高温天的考验。而时
任国图善本修复组组长张平更
是对那个 7 月记忆犹新，因为
当时他正顶着高温满北京城寻
找永乐大典修复时要用的生丝。

骑 车 、 找 布 店 、 挨 个 儿
问，拿样品对比……就这么奔
忙了一个月，在百年老字号瑞

蚨祥布料店里，张平终于找到了与永乐
大典封面材质接近的生丝。从瑞蚨祥出
来，看看被日头照得晃得耀眼的街面，
张平这才觉出浑身燥热，“我那时候才领
教了什么叫桑拿天。”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书页修复
材料的选取，《永乐大典》首开以文物作
修复材料的先河。由于找不到满意的纸
张，修复人员提出采用国家图书馆收藏
的一批清代早期的“高丽纸”作为修复

材料。张平说，这种“高丽纸”本身就
是文物，目前生产技术已经失传，用一
点就少一点。

永乐大典有一册是无天头书，也就
是整册书的头行字以上书页缺损。这是
国图库藏永乐大典里损坏最严重、修复
难度最高的一册书。修复时，这项艰巨
的任务落在了杜伟生身上，他当时50多
岁，是大典修复组里年龄最大、经验最
丰富的组员。修复古籍善本，他干了近
30年。

掏补、咬合缝隙、粘贴……无天头
书的修复是繁琐、细致的。杜伟生说，
修复类似的善本，除了技术还要有心劲
儿，“你只有从心底里珍爱它，才能不厌
倦一干就是几个月的绣花活儿。”

现任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
绍，《永乐大典》修复工作中，第一次提
出了古籍修复“数据库”概念并开始推
行。所谓“数据库”，就是把此次《永乐
大典》 的整个修复工作，包括修复材
料、修复方法、修复原则的选择以及古
籍进行修复的位置、时间、操作人员等
所有的详细资料，全部记录下来，变成
资料库，随同修复完成的 《永乐大典》
一同保存，为后来人的再次修复提供参
考。

上世纪80年代，在张平进入国家图
书馆工作之前，馆内修复有著名的“三
肖”——肖顺华、肖振棠、肖振邦。张
平了解到“他们同为肖氏家族，不光会
修书，还懂书。所以，如果像他们一样
懂古籍，会修得更好。”古籍馆的另一位
享有盛名的是与“三肖”同时期的“国
手”张士达，他原先是琉璃厂的古籍修
复师傅，鲁迅、郭沫若等诸多文化名人
都曾慕名找他修古书，后来被古籍馆延
请，培养了一众仍活跃在国内的古籍修
复大师。

张士达、“三肖”等师辈们的修复功
力让张平叹服不已，其中，最有名的案
例当属国宝古籍 《赵城金藏》 的修复。
这是一套金代佛教大藏经，共计约 7000
卷。当它经历战火，被辗转运到北平图
书馆 （今国家图书馆） 时，因为长期遭
受水浸，近一半的经卷已是面目全非。
许多经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无法打
开。有的长满黑霉，还有的一碰即碎。

面对这令人一筹莫展的局面，师傅
们的解决方案却举重若轻：一个字——
蒸。将这些粘连在一起的经卷用宣纸包
好，再包上一层毛巾，放入柳木笼屉
里，像蒸馒头一样地蒸。这样，表层的
经卷纸张可以被蒸汽慢慢润松，但又不
会被水滴浸泡。每蒸几分钟，就取出经
卷，用针或镊子慢慢地将其表层松软的
部分一点点挑开，直到挑不动了，再放
入笼屉蒸。这样循环往复，直到经卷全
部被揭开。

这项国内第一个大型文物修复工程
开始于1950年，到1965年完成，前后用
时16年。

谈起古籍修复的过程、手法，张平
如数家珍，“如同医生给病人建立病例档
案，修复古籍首要的一步，就是根据古
籍的破损情况确定修复方案，如果修补
方案不科学，会对文献造成二次破坏。”
其中，制订方案的过程就像“会诊”，会
聘请古籍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同为

古籍诊断开方”。
之后便是固定的修复套路，“遇到霉

烂古籍，要先用同色纸将破损处补齐，
然后用排笔在书页背后刷上糨糊，再粘
上一层薄棉纸，拂拭平整，逐页依此进
行。”“虫蛀书籍，先将要补的书页有字
一面向下放在隔板上，在蛀洞周围抹上
糨糊，用配好的同色纸对顺纸纹，按在
蛀洞上，用左手按住，用右手依糨糊湿
印把纸撕下。”

受潮严重的书籍，极为脆弱，哪怕
轻轻呼一口气都会让纸张碎开，“有时修
复师要戴上口罩，不能喘气，旁边也不
能有人走动。”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向来是书
画修复行业的准则。经过世代总结，修
复师为古籍修复立下了“整旧如旧”“最
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
辅”四大修复原则。

修复古籍是个漫长的过程。“修复一
本破损几十页的书，就需要一两个月。”
古籍馆修复师胡泊告诉记者，现在他们
手头正在修复的是清代乾隆皇帝的藏书

“天禄琳琅”，共有3500余册，需要修复
的300余册，“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但完
全修好，大概要用近5年时间。”

在浩如烟海的存世古籍中，“天禄琳琅”
的尊贵清朝皇家地位无可取代。

据介绍，两年多前开始修复的“天禄琳
琅”主要以线装书为主。这些典籍初到国图时
有些无编目，部分还遭过水浸，保存状况不太
好。目前有 10%即 300 多册破损严重，达到一
级破损程度，也是修复的重点。

国图资深古籍修复专家、“天禄琳琅”修
复组核心成员朱振彬解释称，当书叶的鼠啮、
虫蛀、粘连面积达到 40%以上，或者酸化的
PH值在4以下，就可定为一级破损，“酸化严
重的，一动就会掉渣儿”。

配纸，是将这些纸面上的方案渗透到古籍
修复中的第一步。要做到“修旧如旧”，补纸
首先得用旧纸，薄厚、纹理、工艺越接近越
好。如果纹理不一样，纸跟纸会“较劲”，补
出来的书凹凸不平。

所用修复材料必须讲究，确保“纯天
然”。为此，修复师需要练就“十八般武艺”，
最关键的是要有双巧手——他们会动手将橡碗
子 （橡树籽） 或茶叶煮成泛黄的汁，将纸张浸
入其内，然后挂起来晾晒，这样染制的补纸淡
雅古朴，对古籍没有丁点儿坏处。“不敢随便
在外买纸，不知道是否会添加其他成分。”朱
振彬解释道。

“小麦淀粉外面也有卖的，我们也不敢
买。怕里面添加了其他东西，会对古籍有损
害。”朱振彬说，每一道工序，修复师都要亲
力亲为。

传世数百年的古籍也碰不得半点化学制品
及含酸原料。甚至连调糨糊的水，也都讲究到
只用蒸馏水或纯净水。

此外，作为清宫藏书，“天禄琳琅”上的
函套锦缎都是纯真丝制成，不混有任何化纤成
分。而国图最近准备在外采购时，发现好几个
厂家出产的锦缎多少都含有化纤成分，这让负
责筹备的工作人员颇为费神。

关键靠手艺。“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
补。”若不是举书对着光亮，根本辨不出补过
的痕迹，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早有提
及古人修书的工艺境界。古籍修复林林总总近
百道工序，每本书常用的有几十道。

“伤重”的古籍，着实考验修复师的耐
心。朱振彬修补过虫蛀严重的一部书，书叶被
蛀出几百个洞，跟筛子眼儿似的。“麻约约
的，见了都会起鸡皮疙瘩。”这样的书叶，普
通托裱几分钟就能搞定，但国图的修复师，需
要一个洞一个洞地补，还要扯出纤维，与补洞
边缘微搭。即使资深专家也得大半天才能补一
页。

遇到粘连严重的，修复师会把古籍包裹
好，放在竹笼屉里熏蒸，用腾腾热气将粘连在
一起的胶质物或老墨软化。这时的修复师，又
成了站在笼屉前的“大厨”，他得控制好火

候。据称，光这一道工序，就在国图这个环
境，也得三五年后才能上手。

此外，有些古籍修复前已经发霉，打开后
霉菌飘在屋里，这种工作环境也让“过敏”成
了古籍修复师的职业病，老爱打喷嚏。“有的

书打开，那土呼一下扑过来；还有絮化的纸
屑，毛儿特多，钻到鼻腔里特别痒。”朱振彬
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修明刻本 《阙里志》
时，因书絮化严重，组里几名同事都因过敏而
面部红肿了好几天。

朱振彬说，“天禄琳琅”修复中强调“保
真”，如有残缺部分，修复师也不会给它加
字、补栏，而以往，划栏补字是前人修复时的

“常态”。

“如果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

“有时修复师要戴上口罩，不能喘气”

“不敢买外面的淀粉，怕损坏古籍”“不敢买外面的淀粉，怕损坏古籍”

“做古籍修复工作，不能大喜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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